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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圈”

栏目主持：李惠钰

近日，地理信息科学专家、武汉
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原院长
刘耀林教授履新，担任昆山杜克大
学校长。

刘耀林曾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土地科学学院院长、武汉大学资源
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中国测绘地
理信息学会副理事长等。

刘耀林主讲的“土地信息系统”
课程曾获 2008 年国家精品课程和
2021年国家一流课程；作为主要成
员参与建设的“地理信息系统”课
程于 2005 年获得国家精品课程；
出版多本教材，其中《土地信息系
统》教材获得 2005 年第五届全国
优秀测绘教材一等奖。

据悉，今年是昆山杜克大学建
校 10周年，刘耀林为第三任校长。

刘耀林
任昆山杜克大学校长

弗雷泽·司徒塔特
加盟香港大学

9月 4日，香港大学发布消息，
委任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国科学
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
士、德国自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士弗雷泽·司徒塔特教
授为理学院化学系讲座教授。

司徒塔特在化学、材料科学和
分子纳米技术等领域拥有丰富的
阅历和知识。他在过去 16 年一直
担任美国西北大学董事会教授。他
近期的研究致力于分子泵和电动
分子马达的开发。通过剖析和理解
动力学不对称性和轨迹热力学，他
设计了泵送盒，并实现了机械互锁
分子组分的单向运动。

司徒塔特在香港大学将进一
步拓展在分子机器领域的研究。他
期待与香港及以外地区有志于此
的科学同侪伙伴合作，研发更多应
用更广泛的分子机器。

从造纸厂的助理工程师，到研究植物免疫
的世界顶尖科学家……提到江湖上关于他的
“传奇”故事，有着辽宁人特有的幽默感的柴继
杰，眼睛笑成一弯新月。
不久前，作为中国首位获亚历山大·冯·洪

堡教席 -国际研究奖（以下简称洪堡教席奖）
的学者，57 岁的柴继杰全职回国加入西湖大
学，紧接着就获得了 2023“未来科学大奖———
生命科学奖”。
近 20年来，柴继杰一直在寻找植物抗病

“自救”的命运之钥。柴继杰在结构生物领域真
正“上道”是在 31岁，他作出前往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做博士后的决定。在那里，施一公刚刚组建
团队，他成为施一公的第一个博士后。如今，柴
继杰培养的学生不少也已成为学科带头人。

初心：回报国家

《中国科学报》：2017年，你作为中国首位
获得洪堡教席奖的学者，前往德国科隆大学和
马克斯·普朗克植物育种研究所继续相关研究。
研究期满后，你为什么选择回国？

柴继杰：我到德国的第二年就很想回国。我
之前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工作
过。从软环境来说，国外的科研人员对科学的专
注度可能相对好一些。但从硬件上讲，国外不一
定就比国内好，支持力度也未必比国内大。中国
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卡脖子”技术，都在下决
心要做起来。

语言也是我想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德国
以德语为主，语言不通让我非常沮丧。马克斯·
普朗克植物育种研究所要好得多，可以用英语
交流。但科隆大学说德语的人还是很多，听到大
家用德语交流，感觉自己是局外人。
《中国科学报》：此次全职回国，你是否带着

更大的计划？

柴继杰：不知道能不能说“更大”。我们在
过去几十年里有很多积累，主要聚焦于基础
研究，解决一些科学问题。我们一方面会继续
做植物免疫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也想做更
“接地气”的事，希望能把植物免疫知识应用
于实践。

具体来说，比如植物病害是造成植物减产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希望利用积累的知识
使植物自身能更有效地防护病虫害，减少化肥
的施用，同时也希望做其他尝试，如让化肥兼具
农药的作用等。

国家对我们大力支持，我希望能对国家
和社会有所回报，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最朴素
的想法。
《中国科学报》：回国后你受聘为西湖大学

讲席教授，这所学校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柴继杰：大学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传播知

识和积累知识。西湖大学就是要把教学和科研
作为最重要的事，让其他都为之服务。

在教学上，西湖大学不仅看重硕士、博士教
育，还非常重视本科生教育。在科研上，无论是
后勤服务还是其他方面，学校都全力支持，让我
们能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同时，学校还提供了
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让我们有充分的空间自
由进行探索。

逆袭：靠兴趣和坚持

《中国科学报》：1983年，你考入大连轻工
业学院制浆造纸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丹东鸭
绿江造纸厂。你为什么选择制浆造纸专业，并在
4年后跨专业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硕士？

柴继杰：我是 1983年上的大学，那时候信息
不像今天这样发达，只能凭报纸上的招生简章填
报志愿。当时我报了听起来挺“高大上”的轻工业
机械专业，但最后被调剂到制浆造纸专业。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造纸厂，当时每个
月工资是 66元。后来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工厂
的环境，很想继续上学，就选择了当时比较热门
的石油化工专业。
《中国科学报》：硕士毕业后，你前往北京协

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读博士，跨专业读蛋白
质晶体学。你是怎么进入这一领域的？

柴继杰：读硕士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找准
想做什么，只感觉对合成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报
考了有机合成专业的博士，最后成绩也不错。但
当时老师说这个专业光有理论不行，还得有实
验基础，所以就把我推荐给另一位研究晶体学
的老师。我便开始研究蛋白质晶体学，这恰好是
结构生物学的重要基础课程。
《中国科学报》：你 3年就取得了博士学位，

为什么之后又前往在普林斯顿大学刚组建团队
的施一公那里，并成为他的第一个博士后？

柴继杰：上世纪 90年代，国内外在学术上
的差距还很大，大家都很想出国学习。施老师的
实验室虽然刚成立一年多，但成果已经很不错
了。博士后期间，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
是刚加入时，实验室只有我和一个研究生，施老
师那会儿完全是手把手教我，可以说是得到了
他的真传。
《中国科学报》：听说在施一公的团队里，你

是出了名的“不按常规出牌”，而“天马行空”的
想法又总能帮助你突破研究瓶颈。你如何拥有
如此活跃的思维？

柴继杰：可能是我当时没有在“圈”里，没有
所谓的知识背景，这反而让我以一种不同的方
式思考问题。如果我一直受这个领域的影响，也
许会被一些固定思维框住。

我还有一种思维习惯，就是遇到任何事情
都喜欢思考，不是人云亦云，或者盲目相信文
献。做研究要有批判性思维。

我经常跟学生说，要学会实验思变。如果实
验卡在某个地方，继续反复做肯定不行，只有变化
才可能产生不同结果。我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做
博士后时，就有一个关于表达蛋白的课题，通常情
况下这种实验的温度都是 22℃~24℃。有一天我
突发奇想，想试试温度放到 16℃会怎么样，一个
很小的变化最后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差别。

实际上很多开创性研究，不一定有天翻地
覆的变化，只要思路稍微变一下，就像捅破窗户
纸一样简单。
《中国科学报》：你从在造纸厂工作到成为结

构生物学领军学者，被很多人视之为励志的传奇
人生。你认为这段逆袭之路，最重要的是什么？

柴继杰：我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兴
趣和坚持。

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做 NLR受体（胞内
核苷酸结合和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受体）了，做
了近 20年才出成果。但植物调控免疫有两类重
要的受体，我们在另一类 PRR受体（膜表面模
式识别受体）上也一直做得不错，有很多重要成
果。这能够给人以信心，从而获得足够的支持让
我们保持初始的兴趣。

坚持自己认定的东西，这对科研是非常重
要的。不光是我，我的学生也是这样。我对有些
课题最初也是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学生一直在
坚持，最后真就做出来了。

科研：独立思考和善于交流

《中国科学报》：成为导师后，你培养了很多
优秀人才，不少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在培养人才上，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吗？

柴继杰：如果说在这方面我有功劳的话，可
能就是与他们交流得很多。不光是在他们的学
生期间，包括以后参加工作、做独立 PI，我们的
交流也很多。
《中国科学报》：你有很多学生，也有很多自

己的科研工作。跟大家保持高频的交流，可能要
占据你很多时间。

柴继杰：我的优势是非常专注。因为我没有
什么行政职务，不需要花任何时间去做其他事，
可以完全集中在研究上，这对我做科研非常有
利。而且我也非常愿意跟学生交流。如果这种交
流能帮助或提供一些想法给他们，尤其某个想
法真有用时，我自己也是一种享受。
《中国科学报》：对于学生选择导师，你有什

么建议？
柴继杰：首先要对所做的研究有兴趣，另外

导师的科研思维应该活跃。能做出东西不仅仅在
于你发篇什么样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
中你学会了什么。
《中国科学报》：相比国外学生，中国学生有

什么独特的优势以及待改进之处？
柴继杰：中国人刻苦努力，这是我们最大也

是最明显的特点。但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我们会
更加内敛，在很多问题上可能不善于发表自己
的意见，也不是非常积极主动，这也许是需要改
进的地方。
《中国科学报》：对于新组建的植物免疫信

号传导实验室，你希望让学生在这里得到怎样
的锻炼？

柴继杰：对于研究生来说，有过硬的技术是
基本的，同时要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初步具
备独立科研的能力。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也能解
决很多具体问题。博士后期间的要求会更高。不
仅要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学会
提出问题，假如将来你成立一个实验室，要清楚
自己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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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穷小子”逆袭成“最年轻教授”
姻本报记者李思辉实习生沈秋月

所幸赶上了好时代

1988年，我出生于河北沧州农村。父亲是个
乡村教师，母亲是个敦厚的农民。

高考之后，要填志愿，对于未来学什么专业，
我一头雾水，毫无方向。父母也没法儿给出意见。

那年我 18岁，满腔热血，希望长大做比较酷
的事，比如航天。结果高考分数达不到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的录取线。天上的没搞成，我就将目光投到
地上———研究汽车。于是，我报考了吉林大学的车
辆工程专业，没想到又被调剂到地质工程专业。

对农村娃来说，汽车是个稀罕东西，所以我
仍不死心，打算大一努力学习，争取大二转专业。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车辆工程是当时全校的
热门专业，那一年仅接收 10个人转专业，报考人
数却达到了 400多人，而我排第 12名。

尝试转专业失败之后，我心灰意冷。我痛苦
了两三天，突然在某一天晚上悟出一个道理———
在有机会选择的时候，选择做喜欢的事；在没有
机会选择的时候，喜欢在做的事。

大学期间，我立志要读研。从那时起，我把注
意力放在提高英语水平上，因为只有这样，我才
能看懂英文文献。为了减轻生活费压力，我接了
好几个学科的家教，英语更是边教边学。大二时，
我考了托福，没想到成绩还不错。
在大学里，我遇到了人生中的几位“贵人”———

张祖培、孙友宏、陈宝义、王清岩等老师。他们把
我从门外汉带进了地质工程领域的大门。
起初，我对出国留学没有什么想法，用一句

流行话来说就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所幸生逢其时，那一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

员会在吉林大学试点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公
派留学项目，其中一项政策为：本科生申请国外
高校博士成功者，国家可以提供津贴资助。

大四秋季学期伊始的九月，我成功申请到美
国塔尔萨大学石油工程专业直博。让我振奋的
是，塔尔萨大学还给了我全额奖学金。

走出农村，把学习看得比生命宝贵

赴美那天，由于飞机延误，直到中午 12点，我
和同行的好友才抵达机场。这一天万里无云，阳光
灿烂。而我即将开始的美国生活，却笼罩着乌云。

尽管通过了托福考试，但我的英语水平在美
国课堂上完全不够用，专业课听起来十分费劲。
由于国内外专业划分不一致，我本科学的是勘查
技术与工程专业，在申请塔尔萨大学的时候只能
申请最接近的石油工程专业。而入学之后，我才
发现这两个专业相差很远，我必须恶补石油专业
本科知识。

塔尔萨大学给予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费资助，
是以研究生承担助研工作为条件。每一名受到资
助的研究生都需要独立承担课题，每半年汇报一
次课题进度。不合格者，第二年就得自己交学费。
如果不能在科研上取得进展，我将面临终止学费
和生活费的资助，甚至勒令退学的窘境。

好不容易走出农村，我把这次国外求学的机
会看得比生命还宝贵。

除了恶补石油工程专业知识，我还自学编
程，选修了“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科学”等课程。

后来，我选择从事与智能钻井和软件研究相关
的工作，当时受两位博士生导师———Stefan Miska
教授和于梦蛟教授影响很大，后者同时拥有石油和
计算机双学位。在于梦蛟教授看来，程序语言和英
语一样，仅仅是一门语言，而语言又是相通的。

Stefan Miska教授的两句话让我终身受益。
第一句是，要从研究中找到乐趣，如果享受不到
研究乐趣，就只会在痛苦中一无所获；第二句是，

保持好奇心，永远不要满足———与理科研究存在
正确的唯一答案相比，工科研究永远没有唯一的
答案，永远只有更优解。

深受导师影响，直到今天，每一篇论文，我都
希望展现出最有价值的研究发现。

练就了科研动手能力

记得到美国的第一天，塔尔萨大学的中国学
长居然开着车来接机。我当时大受震撼，一个学
生居然就有汽车了！到学校我才发现，这里是农
村，必须买车才能解决出行问题。

中国留学生每人都有一辆车。我花了 3000
美元买了人生第一辆车———一辆又老又破的二
手车。因为这辆车经常抛锚，维修费又太贵，我不
得不自学修车，没想到，竟然练就了一门汽修的
手艺。

修车不仅让我省了人工费，还锻炼了动手能
力，为后来搭建、改装实验设备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我博士期间使用的是当时全球最大的钻井
多相流实验设备———30米高、占地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为了实现设计的实验目的，必须在原有
基础上对设备进行大幅度的改装和升级。我花了
一个学期时间每天扛着管钳、扳手等工具更换管
线、调试阀门等。一段看似没有意义的体力劳动，
使我深度思考着实验设备背后的机理、实验过程
的问题和局限性，最终促进了研究的深入。

归途，前路漫漫亦灿灿

塔尔萨大学坐落于“世界油都”塔尔萨市中
心，是一所典型的“小而美的研究型大学”。从塔
尔萨大学博士毕业后，我拼命钻研，获得实习单
位———一家跨国石油公司的认可。

2014年末，全球迎来一场石油
行业寒冬，全球油价大跌，石油企业
大规模裁员。我实习的公司取消了当
年的招聘计划。但是，因为我的博士
研究成果对公司业务中一项内容特
别重要，部门总管向副总裁申请，特
批了一个岗位给我。

我供职的跨国石油公司是全球
最先进的石油公司之一，它提供的石
油服务在全球占有率超过 90%以上，而产品相对
成熟，就意味着大幅度的改动有一定的阻力。

彼时，石油领域正处在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的关键时期，我当时想找一个平台去验证一下自
己的思路，于是打算利用自身所学回国从事相关
研究。

经过多轮沟通，2018 年，我回国入职长江
大学。

希望多做一些开创性的事

在油气井工程领域，外国公司的软件产品占
据了全球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遍布我国大江南
北的很多油气井采用的都是外国企业的技术。

从回国那天起，我就立下奋斗目标：要努
力打造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钻井技
术和软件体系，推动我国油气钻井数字化和智
能化发展。

加入长江大学后，在学校支持下，我第一时
间着手建设了智能钻井研究平台、组建了团队，
推进钻井技术与人工智能融合。

回国后，我围绕油气井工程领域，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带领团队完成国际合作
项目等 20余个课题，陆续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
20余项，授权国际发明专利 12 项、国家发明专

利 2项，还获得 2020年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2021 年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联合会授予的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经过 5年的努力，我和团队开发出了一套更
适合我国油气行业需求的自主知识产权钻井软
件，实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大部分功能，其部分
算法及功能超越了国外水平，缓解了我国油气钻
井软件的“卡脖子”问题。目前，我们的成果已经
在国内三大石油公司应用。

很幸运的是，30岁那一年，我被破格晋升为
教授，成为长江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
生导师。

回顾过去的 10多年，如果没有国家的好政
策，没有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支持，我不可能有留
学读博的机会；没有多位师长的指路和鼓励，我
的思维和视野可能还局限在农村；没有遇到两位
博士生导师，我可能无法进入油气井工程的大
门；没有家人的体谅和理解，我可能无法全身心
投入科研；没有回国后学校和业界的支持与帮
助，我们的研究可能要走很多弯路……

我的人生起点比绝大多数人都低，而我如今
能以“最年轻教授”身份站上大学讲台，再次说明
了一个老理儿———天道酬勤。只要坚持梦想、不
懈努力，每个人都可能推开那扇属于自己的理想
之门。

上高中前没出过乡镇，上大学前没出过
县城。这个农村娃在国内“985”高校毕业后，
又被美国名校录取直博，家里却连买机票的
钱都没有，不得不找亲戚借。

30岁，他学成回国，被破格聘为教授，成

为长江大学“史上最年轻教授”。他带领团队
开发出一套更适合我国油气行业需求的自主
知识产权钻井软件，其部分算法及功能超越
了国外水平，缓解了我国油气钻井软件的“卡
脖子”问题。

他说自己不是什么“牛人”，只是一个“凡
人”，甚至一度挺自卑。他是如何从比大多数人
都低的人生起点，一步步走上大学讲台的？

不久前，张菲菲向《中国科学报》讲述了
他的故事。

张菲菲

长江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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